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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四野哀鴻　救凶災突來怪客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家家流水，戶戶垂楊，這是山東濟南府風景的寫照，自來便為人所絕稱。當地非但風景清

麗，民俗淳厚，富有慷慨義俠之風，又是歷來省會所在、風景之區，加以南北要衝，冠蓋往來舟車必由之地，一向五方雜處，市釐

繁盛，民殷物阜，出產豐富，休說太平年間，便是小康時節也是人煙稠密、熱鬧非常。　　這時正當滿清中葉，雖然異族專制，奴

視人命，貧富懸殊，尊卑相隔，善良的百姓只管終年掙扎於窮苦愁歎之中，但因彼時一般官吏還不敢十分明目張膽竭澤而漁，做那

殺雞求蛋的蠢事，人民雖然一天衰弱一天，日子越來越難過，因其取法陰柔，刮盡天下人的脂膏，只供一家一姓的窮奢極欲，對於

他手下的忠實爪牙貪贓枉法之事卻是嚴刑峻罰，除得他默許的少數親貴之外決不寬假。即使有那心機奸狡的官吏貪污自肥，到底偷

偷摸摸，不敢任性妄為。

　　這年濟南省會，正是一個十一月的天氣，大明湖花柳樹木早已黃落，九秋競賽的菊花盛會連葉子都尋不到一片，湖場之上只剩

千頃寒流，幾行衰柳，寒鴉噪晚，敗屋搖風，以前春秋佳日宴游之盛早已移往朱門華屋、暖房復室之中，昔日舞扇歌衫、酒痕花影

全都成了過眼雲煙，不留陳跡，便那遊人必到的歷下亭和沿河那些富貴人家的水閣也都顯得冷清清的。

　　除一些漁船小艇為謀衣食，還在湖上浮流往來，在寒風中掙扎，點綴這有名風景之地而外，到處落葉飄蕭，枯草狼藉，全是一

片蕭颯荒涼景象，連那許多富貴人家的園林樓台也似換了一個樣子。這片渺渺平波非但不和往日一樣增加它的聲勢，反倒給它添出

許多可憐相，再被左近的漁村農舍、土屋茅簷一襯，相形之下越看越難看，絲毫也不調和。

　　為了冬日天寒，富貴人們看完明湖秋色，照例便要全體撤退，不得不將這大好風景之區讓與那些窮苦的人們任意逍遙，非但不

花錢出去，並還用他的勞力於中取利，謀取衣食，無奈平日養尊處優，心身脆弱，尋常寒風尚禁不住，何況大片寒流還要增加風力

寒威。只要湖上凍冰，天降大雪，為了自命風雅，坐著密不通風的暖轎，穿著重裘，把身體從頭到腳包裹成一個快要入殮的死人，

一面借此機會巴結權要，去往歷下亭和沿湖富家園林之中大宴賓客，號稱賞雪。

　　其實還是酒肉徵逐，歌舞荒淫，至多撥開簾縫或是隔著玻璃窗朝那些奔走雪地、饑寒交迫的人們看上兩眼，手已覺著冰冷。偶

然酒酣耳熟，推窗一望，便算湖海氣豪，袁安臥雪不能與之媲美。可是室中爐火熊熊，本來溫暖如春，忽有大量冷氣寒風倒灌進

去，這班又驕又嫩的達官紳富怎經得住？當時仗著權勢或是一時浮名，自鳴得意，表示高雅。

　　這世上最乾淨的東西冰和雪到底有何好處，和自然之美並未真個領略多少，同座的人業已冷得躬背抄手，清鼻涕直流，自己也

凍得透骨冰涼，瑟瑟亂抖，實在無法抗這寒威。再說也太不近人情，酒氣也被寒風消化多半，終於說上幾句號稱雋語雄談的大話狂

言，表示他名高地位高，非但有權有勢，文章經濟名下無虛，連那幾根瘦骨頭或是一身癡肉肥軀也比在座那些行屍走肉紮硬得多。

　　這位領頭開窗賞雪的人雖只瞬息和片刻之間，如其是個大吏幕賓，濟南名士，假裝清狂的遊客山人之流，在人家表面恭維、暗

中懷恨之下還好一些；如是一位過往親貴，封疆大吏，本城的豪紳巨富這一下卻不得了，當時傳為佳話壯舉，彷彿立馬天山，奔馳

雪漠都無如此豪快英奇，只管在座的人回去都要傷風頭痛，延醫服藥，妻妾家人同聲咒罵，表面還得歌功頌德，稱揚清高，那專工

拍馬的詩文詞賦更似雪片紛飛，此唱彼和，投送不絕。

　　隨同他們這類只顧自己盡情享受，不問絲毫民間疾苦的賞雪盛會，消寒雅集，往往鬧成一天星斗，這一冬真不知要糟蹋多少人

力物力。最可惜是那許多精紙佳墨被這群附庸風雅的行屍走肉儘量糟蹋，互相比賽，每日都積上幾大本和一大疊，過不幾時全都委

於泥沙，連當柴來煮飯都不起什作用，真叫罪孽深重，可鄙可恨，除此偶然快雪時晴，偶然連小富翁都舉辦不起的宴會而外，大明

湖上簡直冷落已極，可是南北關幾處鬧市仍是肩摩踵接，熱鬧非常。

　　又當離年將近的十一月下旬，轉眼就到臘八，富貴人家固是由九月底起便要置辦年貨和各種年景，便是小康之家到了此時也都

紛紛醃肉風雞，精製糖果年糕之類，借著過年祭祖宗的舊禮和爭面子的虛名，把它當成一件不可少的大事。

　　如在往年本也可以安然渡過，當年卻因去年一次水災、本年又是一次蝗蟲，山東全省凡是靠近黃河之區多半顆粒無收。總算災

情起後有幾個外省來的隱名善士，穿著雖極樸素，自稱陝、甘兩省的富翁，所營商業十九相連，平日交情極深，家又豪富，買賣甚

多，偏於西北、西南諸省，為了兩次出門途遇盜賊劫殺，均仗幾個窮苦百姓全力相助得免於難，連財物均得保全。

　　因此覺著真正善良勇敢的好人都在這大群窮苦人民裡面，互相約定，同發善願，遇見窮苦的人民有什為難之事也以全力相助，

算是報恩報德，傾家蕩產均所不計。新近聽說黃河決口，特地約集同道和有好心的人，帶了大量財物兼程趕來，準備盡一分力量是

一分，救一處是一處。

　　只是他們曾經立誓，為善不願人知，再者災區廣大，不是少數人的財力所能全數辦到，如將所發銀米用完，在官樣文章說而不

辦之下，災民不過苟延數日性命，終於不免饑寒之苦。必須照他所說，先由人救，轉為自救，在他們盡力照顧之下，照他所說，斟

酌當地情形，使災民另謀生路。一面幫助官府築堤修河，也由他在暗中種種幫助，方法甚多，無一處沒成效，一時也說不完。

　　這些善人為數甚多，領頭的雖只幾個，可是所到之處災情必要減少，至少也必安定下來，不會蔓延開去。非但所想方法隨時變

化，因地制宜，都不相同，並且被他感動的富戶豪紳極多，中間還除去了好些惡霸巨賊和坐地分贓的大盜，連那本來綠林出沒之

區，大災一過，人民日子雖甚勞苦，反倒有了生氣，地面也安靜下來。

　　只是一件，為首數人那樣豪富，所需銀米賑糧無一次不是按時運到，從未使人失望苦等。只是人都帶著一身土氣，說話直率，

最怕見官，更怕出名，仗著被他感化的善士越來越多，哪一處都有幾個，並且還是地方上的紳富有名人物，平日出面和官府交涉，

或是為民請命，想出主意，要官府出什公文告示之類也都是這些被他感化的地方上人，並有許多能幹忠實的災民為他不辭勞苦，奔

走出力，所以這年災情雖大，居然兩次均得平息，人民財產損失雖多，災民性命卻保全了不少。

　　話雖如此，但是兩次大災隔年發生，到底災區太大，命雖保住，在對方細心籌計與當地好心紳富合力協助之下，也只勉強不致

餓死，生活仍極窮苦。最可憐是將近年底又是一場大雪，比往年冷了好幾倍，本不十分天冷的濟南省會竟成了酷寒之區。城關內外

雖極熱鬧繁華，便是上次水災也是轉日即退，那些高牆大屋並無損傷，反因有了一點水漬，嫌不美觀，重加粉刷修飾，煥然一新。

　　鄉間農民終日戰慄在敗屋寒威之中，冷得喘不過氣來。城關內外人家商店還是那麼繁富景象。省城大吏反因災情平息得快，難

民沒有十分逃亡，更無暴動騷擾之事，虛報賑糧，上下侵吞不算，並還得到朝廷傳旨嘉獎，說他功在國家，德被蒼生，一個個均覺

官運亨通，趾高氣揚，自命才能出眾，智計周詳。

　　一班捧臭腿的文人幕賓、僚屬下吏和豪紳顯富再從而歌功頌德，互相吹捧，越發鬧得烏煙瘴氣，一天星斗，地方官府看見兩次

凶災之後，省城還是這麼熱鬧繁華，固然居功自滿，恬不知恥。

　　往來達官貴人見此景象，再一飛章入奏，上達袁聰，把這大大小小地方官吏卑鄙無恥、掩耳盜鈴得來的歌功頌德之聲一齊收集

攏來，在君王專制、人都奴隸的原則下再去歌頌天王聖明，恩周黎庶，把所有功德歸於那個連人民影子都未見到，甚而賑糧樣子顏

色都不知道的獨夫，事雖滑天下之大稽，自己卻可轉眼升官，指日發財，連鄉下都未到過一步。何況災區的難民居然有此天上飛來

的運氣，因吞賑糧發財不算，還要升官，怎不志得意滿，一體同歡？

　　哪知就在這四野災鴻，啼饑號寒，官府紳富日常舉酒消寒，互相歌頌期望，明明一場大雪，來年春麥十九凍死，轉眼又有災荒

來臨，反說瑞雪飛花，預慶豐年的大家高興頭上，首縣洪斌忽然發生極大掃興之事。先是去年水災初起時，省城官府和各地方官混

賬該死，始而匿災不報，後見災情擴大，正在捶胸跳腳，申斥下吏，萬分愁急，無計可施之際，忽然救星天降，來了這一伙隱名富



商，不惜傾家蕩產，仗義行善。

　　這班人既不居功，又不好名，一味不辭勞苦，分頭下手，心思之細密和辦法之好簡直從來所無。最難得是借著公家照例興修河

工之便，以工代賑，表面由幾個大紳富領頭，他卻暗中指點相助，因此救活許多災民，堤工並還分外堅固，至少三五年內不會再有

險難。撫台因聽內中兩個口快心直的紳富露了一點口風，民間又有種種傳說，先慕對方豪富，欲以義士名號約其相見，誰知遍尋無

著，連先露口風的兩人也從此諱莫如深，不吐一字。

　　撫台偶和幕賓談起，越想越覺可疑，認為天下無此好人，並還不止一個，當他借此收買人心，必有用意。萬一圖謀不軌，糾集

難民反抗朝廷，豈不比這次水災的亂子還大十倍！一句話提醒，發了大急，忙即密令各地州縣，派了乾捕，連他本人明查暗訪，暗

中窺探這幾個人的來歷下落，結果呈報上來，雖是異口同聲說那幾個義士大都其貌不揚，上氣甚重，所施家財也不甚多，不過都是

山野之人，和老百姓談得投機，專一勸人吃苦耐勞，要用自家能力謀生，不可專要別人救濟。

　　因其生長陝、甘偏僻省份，出身貧苦，肯幫災民做事，所以老百姓都感激他，互相傳說，把一分變成十分八分，其實這幾個人

土頭土腦，連客套話都不會說，又最怕官，根本都是謠言，要他命也不敢犯上作亂，哪有造反之事！

　　撫、藩兩院雖因民間傳說太多，還是有些疑慮，幾次密派能吏化裝私訪，設法與之相見，回呈也是一樣。跟著災情一平，人便

不見。剛放了心，次年又鬧蝗災，這幾個民間傳說的大善士重又出現，災民雖然喜極如狂，撫、藩兩院，連幾個有心計的府縣都多

了心，認為天下無此奇士，幾經密計，正假裝欽佩，想借請客向眾義士稱謝功德為名，各地訪查，只一發現，便軟硬兼施，名為敦

請禮見，實則陰謀捉去拷問。

　　誰知對方專和窮人在一起，因其怕官，不敢來見，而那成千成萬的窮苦人民當他親人一樣，誰也不說實話，打扮又和這些窮人

差不多，難於辨認，休說是人，連人毛也尋不到一根。

　　眼看蝗災在對方領頭之下已快撲滅，被害的災民也在暗中得到救濟，全省人民全都歌功頌德，談到對方定必眉飛色舞，稱贊不

絕。官府這面費了許多人力，連影子都尋不到的當兒，忽然發現有幾個土氣甚重的外來富商在大明湖上遊玩飲酒，並還喊了許多妓

女陪飲。

　　細一訪問，才知第二次救災與對方無關，只是民間謠傳，這幾人因販蘭州水煙去往江南一帶出售，路過當地，本來到後就走，

因甫關外設有分號，內有兩人吃炸蝗蟲（北方名炸螞蚱，夾大餅吃甚香美，天津人尤所特嗜）太多，病倒店中，新近才好。想起受

了蝗蟲之害幾乎送命，死在異鄉，打算走前快樂幾天，開開眼界，因此在這秋末冬初湖上遊客稀少之時，僱了游船，飲酒作樂。

　　首縣是個極聰明穩練的巧宦，發現對方蹤跡之後，如獲至寶，一面向兩院密稟，一面自往私訪，連向商民探詢，均說這幾人非

但上氣甚重，說話也極粗野，是陝、甘兩省的土財主。

　　上年水災曾經每人捐過一兩千銀子，因是老實商人，把錢看得太重，雖做好事，卻恐別人欺騙，情願吃苦受氣，非要親身下鄉

不可，和苦人談得來也是實事，勸人行善也是真的，不過只在濟寧州放了一次賑，代當地放賑的富翁代買過幾次賑糧，因其忠實可

靠，能耐勞苦，有錢人看他不起，苦人都說他好。自來苦人終是多的，於是越傳越廣。

　　後聽官府說他傾家救災，想要見他，便嚇得逃了回去。今年才來，一說叫他再去救災，便嚇得將頭連搖，說幫助苦人願意，大

老爺卻見不起。這次本還不敢露面，為了南關分號有事交割，又聽人說官府嫌他土氣，知道民間傳說都是謠言，已無見他之意，方

始心安。

　　首縣洪斌先還不大相信，既恐放走要犯，萬一對方真有異圖，被他瞞過，如何得了？又恐真弄了去，答話時節土氣太重，衝撞

上司，鬧出笑話，還受處分，重又青衣小帽，威脅一個商民作為慕他善名求見，與之相識，接連細心觀察了兩天，實是幾個口快心

直，能耐勞苦而又仗義，知道窮人艱難的土老財，非但有家有業有字號，連買賣也不甚大，只為說話算數，上千上萬銀子的買賣憑

他一言全都信任。

　　這次游湖豪舉雖是生平第一次的享受，一半因他死裡逃生，大病初起，本是相識行商公賀；一半還是為了病中耽擱，所運貨物

忽然暴漲兩倍，因禍得福，出於意外，連上次施捨的錢都賺了回來。內中兩人又是同日生辰，三方面湊在一起，這幾個土老財又未

見過世面，見湖上酒食聲色之美初次經歷，歡喜如狂，不是朋友恐他迷戀下去，再三勸告，還不捨走。

　　如今貨物業已起運，人也快走，連當面帶背後用盡心思實無絲毫可疑形跡，又非真正豪富，如何配與貴官相見，只得稟告上

去。撫、藩兩院本意只想對方是個安然良民，一聽首縣那等說法，說起那些土頭土腦、鄉下老不開眼的笑話，幾乎笑得肚痛，首縣

一走便忍不住笑到上房裡去，這等人自然不值見面，也就聽之。這日因是省城幾個次一等的官吏和幾個在籍顯宦、無聊文人聯合舉

行的消寒雅集，土老兒坐鎮之事民間傳為美談，官府卻把它當作謠言和一樁大笑話，說之不已，簡直成了茶餘酒後談笑之資，有時

甚而把它當作譏嘲熟友下僚的口實。

　　這日因當集期，縣衙內來了一個新客，越發當作談助。剛剛談起此事，來人是個告老回家的京官，頗有一點手眼情面，人也精

明，聽眾人談到此事，方想開口告以途中所聞，忽聽人來密報，西關兩處富翁同時失竊，最奇是出事時節並非深宵，也只剛剛掌燈

不久。

　　雙方本是兒女親家，所居只有一園之隔，內裡並還相通，都是同時覺著華燈光中有一條人影一閃，在牆壁上一瞥而過，其勢絕

快，跟著便被愉去大量貴重財物。內中一家當人影由牆上閃過時，只覺著那人影子脅生雙翼，似鳥非鳥，其急如飛，疑是鬼怪之

類，正在驚呼喊人。

　　那家原有幾個護院武師，剛得信趕到，便聽對面房頂有人發話，說將財物盜去，追出一看，乃是一個脅下似有雙翅的黑影。等

到眾人吶喊追上，業已無蹤。一看房頂所立之處，連個腳印都無，也看不出怎麼走的。等到兩家互相詢問，差不多同時發生。

　　首縣洪斌號稱能吏，最得上游器重，撫、藩兩院業已聯名奏保，簡在帝心，滿擬至多明年春夏之交必要高升，不料省會重地竟

出了離奇古怪的大竊案，正在驚慌失措，兩家事主忽派親信拿了密函前來求見，只當失物貴重，托他緝捕盜賊，追回失物。對方非

但本人是有名紳富，並還有人在朝為官，頗有權勢，連本省督撫都要對他敷衍，自己是地方官，一旦失去許多珍貴財物，就是盜賊

能夠擒到也是丟臉。

　　方才報信的人並非事主，乃是平日豢養的一個極精明強幹的老捕快班頭，因由西關經過，聽人說起，那人正是內中一家的老管

家。因兩家賬房師爺商計報官之事，正開失單，他在一旁也曾參與，氣憤頭上，想起捕頭與他多年相識，家在西關附近，主人又不

許張揚，意欲前往探詢。

　　剛一出門，恰巧路遇，那班頭是個積年名捕，名叫趙三元，還有一個老伙計畢貴，外號雙料韓信，又叫大小活無常，人最機警

老練，手裡也頗來得，眼皮最雜，非但省城一些鼠竊狗偷對他尊敬，便是山東路上的綠林豪客、江湖俠士和有名望的武師也都有點

情面。

　　因其老奸巨猾，作法巧妙，一向顧生不顧死，顧貴不顧賤，專講避重就輕，一面賣弄情面去拉攏那些有本領的人物，互相勾

結，增加他的威勢，一面卻又裝著一臉笑容，對付那些鼠竊狗偷。平日無事，非但不肯擒捉莊搾，有什為難之事並還出力相助，可

是遇到大案子發生便要對方出力，或是交出一個小弟兄去打冒名官司，他再從中鬧鬼，向官私兩面蒙混，暗中取利。

　　曾對這班人說，沒有勢力的哪怕是個土財主，你們下得了手只管偷盜，不過事前必須商定，推出一人準備打那義氣官司，對方

不究，或是被我唬住，不敢報官，便便宜你們，我也不想抽頭。如其對方催逼得緊，大老爺追究下來，無人出頭代我交案，莫怪我

狠，只要你們言而有信，堂上堂下都有照應。

　　這班吃空手飯的人自然願意，反正倒霉的還是那些新人伙的小賊，與他無傷。中間雖然常有冤殺的人，卻是從來沒有不破的竊



盜案，因此名頭高大，連督撫也都知他能幹。

　　趙、畢二捕雖然名利雙收，這裡面也煞費苦心，仗著多年經驗，一聽失竊情形，便知外來飛賊不是尋常，一面警告對方千萬不

可聲張，否則這高本領的盜賊不是尋常人力所敵。你們也有好些有名武師護院，如何被他從容來去，盜走許多貴重之物，只見人影

一閃，休說捉賊，連蹤跡都看不出。

　　他那壁上黑影分明有意示威，一個不巧，人再受傷，豈不冤枉？報官自然應該，最好請你們東家派人寫一密信去和本官密商，

不要走漏風聲，事才好辦。說完便匆匆趕回稟告。

　　照理天已不早，又當風雪嚴寒之夜，就是報官也應是在明日一早，這等深夜趕來，事情必關重要，心正急得亂跳，忙令把來人

請到簽押房中，煙茶款待，一面裝不曉得，向同席賓客客套兩句，推說接到緊急文書，去去就來。眾人本已吃得酒足飯飽，又見主

人有緊要公事，紛起告辭。

　　照舊官場的禮節，就是席散，客人要走，連送茶傳煙，吩咐車轎送客，至少還要忙亂上半個時辰才得停當。洪斌剛把首座和兩

個撫院幕賓送出，內中幾個平日交厚、不拘形跡的熟客偏不知趣，還在那裡搖頭晃腦，拿著水煙袋指手畫腳，放言高論，不知何時

才肯起身。

　　心正著急，心腹家人忽來密稟，說來人是事主的舅老爺和堂兄弟，因聽大老爺請客，命人轉告，說他雖有要事相商，並不忙

迫，只管從容，並說他們兩家平安無事，請老爺放心等語。洪斌一聽，來人深夜密函求見，分明事在緊急，卻是這等說法，老大不

解。

　　二次送客時，瞥見趙三元立在一旁，等客一走，便湊過來悄聲稟告，說：「事已無妨，外面還不曉得，請大老爺放心。」

　　洪斌見他也是這等說法，心中略寬，當人不便詢問，心想此事如其鬧大，前程大有妨礙，連那幾個熟客也不及招呼，忍不住往

簽押房趕去。

　　賓主相見，把信打開一看，心雖稍定，依然不免愁急。

　　原來那是兩封事主的親筆書信，上面只簡單幾句隱語。大意是說，今夜家中鬧賊，小有驚擾，但是彼此交情深厚，恐累老父台

的官聲，已不報案，一切由來人面詳。再一探詢，因對方世家望族，在籍顯宦富紳稍有一點頭面的親屬俱都相熟，來者均是熟人，

一開口便說，此事業已過去，老父台眼看高升之際，不應有此波瀾。

　　我們兩家失主因感老父台平日照護，已決不再追究，只是下人無知，難免傳揚出去，望老父台嚴囑捕快人等最好不提此事等

語。洪斌何等精明細心，聽出來人答話含混，矛盾甚多，料知內有隱情，一面滿口答應，再套交情，細心探詢，說彼此情如一家，

方才我已得到風聲，就是二位老前輩投鼠忌器，不肯報官，兄弟是地方官，也應知道一點真情，好為他日之備。

　　如蒙見告，更是萬分感激。來人年紀都輕，雖奉失主之命不許洩漏，禁不起洪斌老奸巨猾，話說極巧，一個已露了口風，便不

好意思再為隱瞞，只得再三囑咐，不令洩漏，並還不許捉賊，否則鬧出別的兇險之事，便要惟他是問。洪斌聞言越發驚疑，再三力

保決不洩漏一字，對方方始悄聲說出。內中一人並還去往窗前向外窺探，神態驚惶，彷彿飛賊暗中跟來，怕被聽去光景，下人自然

早已遣開。

　　洪斌把話聽完，不禁嚇得心驚膽寒，暗中叫不迭的苦，料知難猶未已，決不止此兩家，沒奈何只得假裝鎮靜，隨聲敷衍，並請

來人轉告，對二位老封翁不要談說自己知道，只說兄弟無論何事全都遵命而行。把人送走之後，立將趙、畢二捕喊到上房，背人密

談。先說了許多收買人心好聽的活，最後才將來人所說告知。

　　剛一開口，趙三元便先答說：「小人方才業已探明底細，比來時所說還要厲害。這等形同鬼怪的飛賊真不好辦，但是大老爺指

日高升，我們平日受恩深重，決不坐視，只管放心。難得事主被他嚇倒，不敢聲張，事情緩和得多。小人業已連夜托人，朋日一早

便去尋人相助，好歹也將這廝請走，只要大老爺答應不再追究兩家之事，免得擒他不到鬧得更凶。

　　如其擒到，問出兩家盜案，反而不便。小人私見，不知大老爺以為如何？」

　　洪斌方答：「只不礙著我的前程，怎麼都行。」

　　忽聽窗外有人哈哈大笑。洪斌到底不知利害，方發官威怒喝：「哪一個混賬王八蛋這樣大膽，敢在上房放肆，押起來打！」

　　畢貴慌即低說：「大老爺禁聲，下人無此大膽，恐是有心作對。」

　　洪斌聞言立被提醒，心方一驚，趙三元已當先搶出，知道內衙關防嚴密，除卻兩個最得寵的心腹書僮，便自己和畢貴也須奉命

才敢走進，當著本官不便示弱，一看院中無人，忙即縱往房上，把手朝外一拱，連照江湖規矩打了幾聲招呼，明言本官並不與之為

敵，只請過路英雄賞個薄面，對面領教，談上幾句，有何吩咐無不遵命。

　　哪知說完只聽笑聲吃吃，時東時西，兩面都有，由近而遠，底下便無聲息，知道對方決不好惹，人也不知多少，如何還敢妄

動，帶著滿腹愁急縱將下來，連同伴也未敢驚動，朝洪斌低聲稟告了幾句。洪、畢二人聽完全都面面相覷，做聲不得。隔了一會，

還是照著趙三元的主意，連夜出去請人相助，先用軟功，只求瘟神早點離開本地去往別處發財，越遠越妙。

　　在兩家失主被他嚇倒，不敢聲張，甘心吃啞巴虧之下，落個上下平安，算是萬幸。真要故意為難，把濟南府當成金銀窖，媚顧

到底，說不得只好請出幾位名武師和一些相識的江湖中人以及平日包庇的鼠竊狗偷之類，連明帶暗合力下手，與之一拼。明知事非

容易，也說不得了。

　　原來洪斌善於做官，最有心計，出身又是富紳世家，手面闊大，非但善於應酬上司同僚，對於手下這些爪牙也比別的官府肯用

錢，肯說好聽的話，便這兩個老奸巨猾的名捕也被騙了個死心塌地。一經商定，便命丫頭取來兩百銀子交與二捕，令其應用，如其

不夠，隨時去往賬房支取。

　　昔年捕快差役本與人民對立，在彼時官府統治之下，無論那人多麼刁狡，只在本官有權勢的時節，照例都肯為他效力，只保得

對方升官發財，哪管人民死活。何況二捕又有一點本領，覺著洪斌待人寬厚，不計金錢，每次辦案賞罰嚴明，常得重賞，事還未辦

便給了這多銀子，當時雖感本官寬厚，一口承當，或軟或硬都非把事辦成不可，等到退將下來互一商計，又去房頂查看，連個腳印

都未尋到，才知事情萬分艱難。

　　非但飛賊本領高強，連失主派人送信都在暗中尾隨，心思細密，絲毫不肯放鬆，本官也在他的監視之下，估計這樣高手就是勞

師動眾，多約能手，勝敗也所難料，再要軟硬不吃，作對到底，簡直糟不可言，越想越覺可慮。不等天明，便先起身，去尋內中一

個相識的名武師求教。

　　去時十分隱秘，因料對方不到逼緊不會和官為難，索性連洪斌命他多派幾個好手保護上房，均是陽奉陰違，推說人應藏在暗

處，一個未派。先在炕上裝睡養神，挨到離明不遠，悄悄起身，就這樣，還防對方暗中跟蹤，故意低聲議論，說些表示好意想要結

交的鬼話，一路留神，並無動靜。

　　第一個往尋的名武師外號神拳大保陳玉庭，本來就是富家，從小好武，學了一身本領，年已五十光景，相識的人甚多，人又好

名，喜管閒事，仗義疏財，常向趙、畢二人照應相識囚犯，雙方交情最深。

　　在陳玉庭的心意，自己相識人多，官府雖也交往，但在去任之時不如這類地頭蛇有用處，有事相托，上下都有人力，更為方

便，借此還可抬高江湖上的聲望，官私兩面都走得通，何況趙、畢二人也是一位老名武師的徒弟，本領又都不弱，三教九流都有朋

友，許多地方均可利用，合在一起彼此都好。

　　但因家財富有，除好名好交外並無惡念，平日對人也極謙和，從不以強凌弱，財勢之外再加一身武功，所收門徒多半富貴人家

子弟，無形中也成了本城一個大紳士。雖不似別的顯宦豪紳能受官府尊敬，在地方上也算數得出的人物。趙、畢二捕均工心計，善



於拉攏，會放交情，雙方處得極好。

　　眼看走到，一過鵲華橋往南，走不幾步就可叩門相見，路上走了一陣，天已快亮，主人好武，照例微明起身，多少年來從未間

斷，自己又是熟客，可以一直走到他那練武功的後園平台上去，連通報都無須。雖然來得大早，並不算是冒昧，何況以前放有不少

交情，對方請托的事較多，偶然求助請教，斷無見拒之理。

　　哪知剛一上橋，忽然瞥見陳家門外立著兩人，另有三個像是他的得力徒弟，剛由南面飛馳而來，和門外兩人匆匆立談，一個已

往裡面跑進，彷彿有什事情發生光景，心中一動。門前四個徒弟望見橋上有人也趕了過來，手還拿著兵刃。二捕一看，越料出了變

故。

　　未等開口，內中一個認出二捕，知是來尋乃師，也將兵刃收起，匆匆說道：「這裡不是講話之所，天也太冷，請到裡面聽師父

和二位班頭面談如何？」

　　賓主六人一同趕到裡面，陳玉庭滿臉都是憤急之容，見了二捕忽然笑道：「我料你們必來尋我，果然不差，但沒想到來得這樣

早法。你那事情雖不深知，我也明白大概，這等異人恐非兄弟所能抵敵，可知我也被他開了一個玩笑，丟了大人麼？」

　　二人聽出飛賊已先光顧陳家，比他還早到一步，剛走不久，不禁大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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